
致女儿书



自 序

我们比较关心谁比谁———人比人,

有什么不同,不一样,好多点,还是坏多

点,不比货! 疼有多疼,疼一般什么时

候来,来的时候多长,什么时候能过去,

实在过不去怎么办? 小说、文学就是聊

这个,分析人、还有性———的。所以女

的爱看小说,也懂小说,简称知音。



人老了就没皮没脸了。 我必须承认到岁数了。 随

时都有破罐子破摔的念头倏起忽落。 这小书拿出来发

也属于破摔一类。 觉得自己挺不要脸的。 谴责久了就

想:就这么 不 要 脸! 想 当 遗 书 写 也 是 真 的 三 年 前。 写

了不发死后再发顶遗产的决心下过也是真的。 显然真

的也不是多宝贵,说话就贬值。 因为,人不死,老活着,

时间嗖嗖地飞过,瞧着还要且活一阵儿,就要从长计议

了,事儿不大,只是中年危机、焦虑什么的,没到生死关

头,自己把自己个儿想紧张了,自己给自己个儿制造了

一恐怖气氛。 总 的 说 来,出 这 书 再 次 证 明 了 我 是 不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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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的、虚荣的、拿亲情出来卖钱———那怎么了? 我就

这样。 瞧不惯我别买呀。 就跟你多正经似的。 谁也没

求着你。 我这 书 不 想 男 的 看。 男 的 一 肚 子 脏 心 眼 儿。

张嘴儿就是 脏 问 号。 我 这 书 是 写 给 女 性 亲 属 看 的,女

儿嘛。 希望读者,有 相 同 经 历,心 路 心 路 滴,是 五、六、

七那三个十 年 代 的,上 世 纪。 八、九 以 后 的 想 看,上 世

纪的,也不 反 对———是 女 的 就 成。 我 认 为 女 的 比 较 关

心人、本身的潜在可能,能聊到一块去。 男的分工好像

是管 物 质 交 易、社 会 关 系 那 一 部 分,所 以 特 爱 比 较 价

格,分高下,什 么 都 放 在 一 起 比,特 讨 厌。 我 们 这 里 是

聊可能性、潜在的,本来就闹不明白还没到可以拿来交

易的程度的东西,男的插进来猛一听经常听不懂,还得

装什么都懂,比谁都懂,就他懂就他对,知道好歹例外,

傻精傻精的一个个的在我看来。

有一天聊小时候的愿望,我说我特想被人养起来一

直其实,别人说你这心理完全是一女的心理,我想了想,

说:还真是。 这也没什么丢人的。 我就拿自己当一女的

要求了。 我们女的从小挨坑,每月疼半拉礼拜,不太关心

谁比谁精,都你们精行了吧,你们知道什么和什么互相一

换就能多出几张纸来,这几张纸拿哪儿去都能还换出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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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来,就你们家纸多,你们机灵,比人会算,叫人精儿,简

称鸡贼。

我们比较关心谁比谁———人比人,有什么不同,不一

样,好多点,还是坏多点,不比货! 疼有多疼,疼一般什么

时候来,来的时候多长,什么时候能过去,实在过不去怎

么办? 小说、文学就 是 聊 这 个,分 析 人、还 有 性———的。

所以女的爱看小说,也懂小说,简称知音。

男的一边呆着去,一边关心你们的国家社会和人民

的苦难去吧,看你们能解决什么问题———问题还不都是

你们闹的,一帮假鲁! 真瞧你们谁和谁打起来了,一天到

晚互相比,比实力,比装备,互相拍唬,互相吹。 小说,你

们看不懂,这是写人的,不是写武器的。

昨儿一女的又被男的惊着了,说男的怎么这么看女

的啊原来不知道,这回一深聊,什么呀,都特落后那观念,

特封建。 这还是不错的,表现得像有文化的,爱上拍场

的,儒商呢;还有次的、次的不知多少轮次下去的呢我说:

你更可该惊了。 她说我太失望了,太沮丧了。 烂分析了

半天,我说:也是女的惯的。 男的也不都不是东西,女的

也不都是东西,各有各的是东西和不是东西;男孩就还

行;女人、老婆子、娘儿们,眼睛瞪得跟铃铛似的,瞳孔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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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仨 字 儿, 爱 我 钱! 而 且 急 急 的, 必 须 需 要, 现 在 就

要———也不是东西! 结论是孩子都行,男孩女孩都好,不

分性别,那就是岁数大不好喽,岁数是一比较操蛋的东

西,能把一人平白从好变成比较次,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吧? 这不成骂人了? 老而不死谓之贼? 咱不学孔先生瞧

不起人,把人分等儿,把年龄分段儿,哪年龄段儿,哪等儿

人,哪性别,都有好的次的,合得来合不来的,瞧着顺眼不

顺眼的,好人还有滥好人呢,可怜之人还有可恨之处呢,

所以谁也别说谁了,都不怎么样,说操蛋是都够操蛋的,

说好也都有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也都不容易,又成和事佬

了。 穷人犯坏,笨蛋抖攒儿,鸡贼假惺惺看着是真生气,

但是人家又碍着谁了? 还不是给你们当一乐儿? 买的,

卖的,都没吭声,没言语,你一个看热闹的,瞎跟着着哪门

子急呀? 是为序。 从今儿起———也不是今儿了,明儿,甭

管几儿了吧,写到哪儿算哪儿,聊到哪儿算哪儿,心口如

一,这不算,就算矫情,也罢。 到此为止。 话是说不完的,

小声说永远有人听,闻着味儿的来了学了去,就叫文学

了。 再聊更飞了。 九月一号星期六。 跟自然比,艺术首

先就是赝品了。 文学,字儿,以笔画描情状物,首先是视

觉艺术一大类了;但是没颜色,缺东少西,写出来就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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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也只能挂一漏万,当心理线条吧。 就快唱了。 试看今

日之世界,声相、视觉双璧齐飞,其他艺术形式苍白也在

其中了。 如果硬要自我定义,我定此书为阴暗心理小说。

但是,光明源自黑暗,光子本为湮灭产物或曰:现象。

2007.9.1.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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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女儿书

你从暗绿色的一节车厢露出身子,

跳下路基,圆圆的笑脸,戴着嵌有蓝珐

琅圆帽徽的无檐帽,穿着沉重长大的俄

式黄呢子军大衣,帽檐和双肩披着一层

光芒,是一个远方归来休假的女兵,满

心欢喜,迫不及待。





关于咱家我这一方的来历

有一天夜里,看见这样一个画面:夕阳下,一座大型

火车站的道口,很多列车在编组,在进站,层层叠叠压在

一起,像有人在拉无穷大的手风琴。

你从暗绿色的一节车厢露出身子,跳下路基,圆圆的

笑脸,戴着嵌有蓝珐琅圆帽徽的无檐帽,穿着沉重长大的

俄式黄呢子军大衣,帽檐和双肩披着一层光芒,是一个远

方归来休假的女兵,满心欢喜,迫不及待。

这是你出生的那一刻,你在宇宙洪流中,受到我们的

邀请,欣然下车,来到人间,我们这个家,投在我们怀中。

每个瞬间都是一幅画,美好的,死亡那一刻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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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从画上下来的,我们都是,我们为人之前都是在

画中。 永恒是一幅无涯的壁画,我们是其中的一抹颜色。

这之后也要回到画中,所以不要怕死,那就像把降落

的镜头倒放。

向天上飞去是不疼的,因为你不会撞在一个结实的

平面上,是一个没有落点和终点的过程,不结束。 是溶在

里面,像黄油抹在一片烤热的面包上。 到你想找自己,已

经渗透开来,在灿烂之中。

你就是灿烂,如果灿烂有眼睛的话。 你会看到自己

的出生,看到一切,因为这一切原封不动一五一十摆在你

眼前。

你会忘了人间的爱恨情仇,因为你已经不是人,无法

再动哪怕一下人的感情。

失去感情怎么再记住这一切? 在永恒中,人生没有

长度,因为永恒没有时间,都在一起,不分你我,不像人可

以留意,有属于自己的回忆。

那就是善,泰然的,不针对任何东西,又包罗万象,因

而壮美,可叫世界。 也可叫我,我们,反正一样。

我们都是上帝,人这一生,是我们精神分裂时的一个

浮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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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意义止于人生,你不要悲切,有不做梦的,没

有梦不醒的,你要这么看。

我是你叫爷爷奶奶的那一男一女带进梦里的,和你

一样,也是别无选择。

我来的时候是步行,沿着一条大江走了很久,也是在

夕阳中。

波涛汹涌的大江高出地面,悬浮列车一样闪着光从

我头顶无声轻快地掠过。 远处的平原是黑暗的,有大块

雨云在上面飞播。 雨点是闪亮的,移动的,集中射向一块

块地方,竟然像探照灯把一片片湖泊、房子和旷野照亮。

中间一度我在水里,那样厚而有弹性的江,伸出很多

张脸和撅起来的嘴撞到我皮肤上,在水下也不需要氧气。

那时我想,我是淹不死的。

我们生在中国,就是中国人,不必多说。

中国是最早有人的地方,北京这一带就有猿人坐地

演化。

最早都是人不人鬼不鬼,披头散发坐在树梢上,喝西

北风,一年四季吃水果。 忽然雷劈下来,大树一棵接一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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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起来,像盛大的火炬接力赛。 大火过后头上全是天空

了,那敞亮,那浩荡,真叫猿猴崩溃,像咱们现在被扒光了

衣服扔到大街上。 只得蹲在草棵子里,鬼鬼祟祟地行走,

一步一 望,脖子短的,罗圈腿太严重的,撞进大野兽设

下的局,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印象就是一张血盆大口。 腰

长的逃进山洞,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

那实在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局面,相当于一声令下咱

们都要回到树上或海里生活。 根本不是有决心有毅力就

能做到的,要从进化做起,重新把自己变一个样子,要调

整骨骼,改变比例,换牙,换人生观,从一个吊环冠军有水

果吃的飞贼变成一个宽肩膀全世界走路最慢的拐子。 相

信整整一代猿人思想都转不过弯来,都是在生活贫困和

绝望中悲愤去世。 也不止一代了,几十万年都是这个情

况,身体条件不好,一生下来就是食物链中比较靠前那

种。 几十万年啊,人类作为大野兽菜谱上的一种食物,像

今天的猪羊和果子狸,存在着。 谁要在那时候被生下来,

真是倒血霉了,多少代的猿人精英还没来得及发展就被

吃掉了,或者自杀了———那时如果有人想对这个世界进

行思考只能是狂奔出去纵身跳崖或者跳河。

再困难也要活下去,像今天依然能看到那样,最愚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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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活得最好,是一批傻子支撑着人类,或者用阿谀人民

的人爱说的话———是人类的脊梁。

那时候哪有正经吃的,说是打猎,其实是捡剩饭,冒

死跟在真正的猎人剑齿虎后面,人家吃完,拣些骨头回

家,敲骨吸髓,永远是半饥半饱,哪里谈得上营养和健康

发育。

冬天天冷,大雪封山,一出门就是一溜脚印,跟踪别

人经常被人家反跟踪,搞不好就被人家抄了窝子堵着山

洞像守着冰箱一样样吃。

那时的荒野就像油田,到处火炬,那是下雨雷劈着了

野火的树,很好看。

有手欠的,掰下一枝举着回山洞,拢在洞里,既暖了

身子又照了亮,砸不烂啃不开的蹄头兽脑也烤焦了,有烤

杂拌的香气。

也不用一晚上一晚上不敢合眼守着动静,剑齿虎闻

着味儿摸来了,瞅一眼又走了。 洞里这帮就骂:操! 你也

知道怕呀。

这之后人类才有完整睡眠,睡眠好,大脑紧张才缓解

下来,才有梦,有夜生活,悠闲、翻来覆去最终导致面对面

的性生活,产生缠绵和美好的感受,有质量的性交导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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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率的上升和有婴儿质量的上升,从生理上保证了领袖

人才和理论家的出现。

再出来人多势众,举着火把,大家脸上露出了微笑,

重新有了冠军的感觉。 理论家审时度势,指出:不要再跟

着人家后面跑了,没看到它们看到我们都跑吗,我们来给

飞禽走兽组织一场赛跑,金牌是活下去,跑不快的惩罚是

都变成烤肉。 理论家说完,点燃了脚下荒草,同志们一字

排开,放火烧山。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呢,整个山冈、平原都变成烤

炉和煎锅,野兽跑着跑着就熟了,油汪汪地躺下,外焦里

嫩;鸟飞飞就慢了,就熟了,外焦里嫩;天空中成千上万只

鸟笔直地掉下来,像射肉箭,下肉雹子,山头上猿人们欢

声雷动。

这回丰盛了,遍地宴席,最高兴的还是小孩子,原来

只能流着哈喇子含着手指头看看的走肉,这回都吃着了,

吃不了的做火腿和腊肉。

就有皮子了,做衣裳,做弹弓,做小鼓,做小船,睡软

和点;骨头也省下了,做箭头,做针,做鼓槌,做号,代替自

个儿喊。

再开春,贴河边走,打鼓吹号,一路放火,沿途吃着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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烤和鱼生刺身。

有一天,北京猿人和蓝田猿人会师了,两大主力合为

一股,十分自信,就在河边住下了,搭棚子,洗洗涮涮。

两队身后已烧成一望无尽的平原,正有些彷徨,春风

吹又生,野小麦从施了草木灰的地里长出来了,一片金

黄。

试吃员叫神农氏,把所有植物都吃了一遍,屡次中

毒,上吐下泻,接着胡吃,止了泻,于是有黄连素。 选举国

家领导人的那天,是小麦成熟的季节,放眼望去一片金

黄,大家指小麦喜悦地结巴起来:黄、黄……转脸看见刚

选出来的这位,又一齐指着他结巴:黄、黄帝。

炎帝是一个纵火犯,到处放火,为黄帝所擒,发挥特

长,管理火堆。

当时都不结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遇见其他野人,

问起是哪儿的,都说是炎黄子孙。

也不排除这二老一个管吃的,一个管生火,哪个女的

能睡在火边第一排也是待遇,饱暖思淫欲,权力是最好的

春药,女的也愿意找他们,确实是他们生的孩子多,成活

率高。

也可能炎、黄就不是一个人名,是官称,职务,粮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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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饭店总经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什么的。 求壮大

嘛,刚从动物那儿发展过来,优秀传统就是谁身体好谁

上,一个成药渣儿了一个接上去,位子不能空了,反正都

是一脸泥,都是结巴,在女的眼里都一个德行。 那时女的

也都是一脸泥,也都不好看,男女找对象都不看脸,谈恋

爱也就这几千年陆陆续续听说有这么回事这几十年蔚然

成风,由此上溯炎黄五帝到山顶洞人几十万年都是强奸

过来的。

“天塌下来有高个儿的顶”,说的就是当时那种原始

选举的草率和单一的标准。

王昭君去匈奴,跟完父亲跟儿子,都叫单于。 说黄帝

活八百岁,那种卫生条件和恶劣环境,我就不信。

第一本房中术为什么叫《黄帝内经》,那个认识,要经

过大象量,根本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那是一个职业,一

个行当的工作总结,类似《电工手册》。 古代的人总比我

们离事实更近。

那时候喝面汤,也叫糊糊,疙瘩汤。 喝不了的,忘一

边了,天热,隔了夜,发酵了,成酒了。 有小气的,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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